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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冬日的早晨， 儿子睡
眼惺忪地递来一条围巾， 帮我
系上， 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祝我生日快乐 。 围巾裹着冬
阳， 轻轻落进我的衣领。 从那
天起，我天天围着这条围巾，即
便哪天升温，也不例外。

我觉得围巾远不止是御寒

之物， 它承载着亲情记忆与时
光回望，成为回忆的载体、表达
爱的信物。 摩挲着这条新围巾，
我想起人生中几条难忘的围巾，
想起藏在围巾里的亲情印记。

我在远离县城、 毗邻省界
的小乡村长大。 王世杰是我的
启蒙老师， 虽在我村小学任校
长，但从未离开三尺讲台，整天
与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
方圆几个村庄 ， 70 岁以下上
过学的， 几乎都是他的学生。
春冬两季， 他喜欢戴条老家俗
称围脖的围巾。 他很讲究， 围
巾系法也多， 总觉得围巾像一
条引领我们成长的旗帜。 上课
时， 围巾不听话， 他就用手往
后甩或往前拉， 把围巾整理得
恰到好处。 围巾一头有个烧焦
的小洞， 为不失尊严， 他把小
洞藏起来， 不让我们发现。 从
那时起， 我就梦想拥有一条属
于自己的围巾。

我家兄弟姊妹多， 作为家
里老小 ， 我在家里特别受宠
爱。 尽管物资匮乏， 但我的童
年是幸福的， 从没饿过肚子、
挨过冻。 除与小伙伴们放羊、
割草外，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
哥哥、 姐姐给我讲故事。 上初
中时， 大姐给我买了一条红蓝
相间的围巾， 红的像火， 蓝的
像海， 格子花纹， 质地柔软。
梦想终于实现了。 那时候， 不
知道攀比， 穿的衣服、 鞋子都
是母亲做的， 吃的是从家里带
的馒头、 咸菜， 吃什么、 穿什
么不大在乎。 大姐生怕我穿的
太破让人看不起， 总在集市上
给我买些衣物， 其中就包括这
条围巾。 从初中到高中， 这条
围巾一直伴随我。

参军入伍前， 我就和女朋

友订了婚。 虽出身乡野， 但她
有一双天生的巧手。 她十四岁
就能织布、 裁衣， 十六岁就在
家设班授徒， 每期学员少则三
四十人， 多则五六十人， 是十
里八乡有名的小裁缝 。 有一
次， 我俩骑车去县城赶集。 那
时候， 中山装、 陈真服、 牛仔
裤特别流行。 在县百货大楼，
看到一件陈真服做工很好看，
她问我想不想要， 我说你觉得
好看我就要。 于是， 她让售货
员取下衣服左看右看、 里看外
看， 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 但
看她心里好像有个底。 问清价
格后， 她借故离开。 随后带我
到布匹市场挑选购买布料、 衬
肩、 扣子等辅料。 三天后， 我
便穿上了这件与百货大楼一模

一样的陈真服。 当我的小伙伴
得知衣服是我女朋友做的， 纷
纷央求定做。

女朋友送我的围巾， 是我
报名参军即将奔赴军营的一天

晚上给的。 围巾是她亲手编织
的， 像是亲笔写成的情书。 她
把对我的思念、 牵挂、 祝福、
期待， 都编织在这条围巾里。
围巾针脚密， 紫色打底， 七彩
搭配， 厚薄适中。 图案寓意也
好———长城垛口是守望， 垂柳
枝头是思绪 ， 老屋炊烟是归
期， 清风明月是静好。 到军营
后， 战友们都争相传看这条围
巾， 有个江苏战友愿出 50 元
买下。 要知道， 那时津贴每月
才 20 多元。 我不舍得卖， 也
不会卖。 围巾的每道纹路成为
思念的等高线， 能翻过道道山
梁， 能望见归途。

围巾的材质在变、 花形在
变， 但包裹其中的爱与亲情未
曾改变。 王老师的围巾裹着教
育坚守， 大姐的围巾系着手足
温情， 爱人的围巾盈着爱情思
念 。 每道经纬都是岁月的注
脚 、 生命的感动 。 寒风中 ，
当我收紧围巾的那一刻 ， 指
尖触碰的不只是毛线 ， 而是
一双双挡过风霜 、 温暖我心
的手。 輥輳訛

黄昏时分，夕阳为帝舜故里的轮廓镀
上一层古铜。 望着“张挥公园”的路牌，心
里忽地被什么扯了一下———这片被黄河

泥沙沉淀又滋养的土地，竟如此慷慨地哺
育了一群以“张”为姓的先贤。 他们从濮水
岸边走出， 各怀一份近乎偏执的德行，将
“贤、智、孝、忍、慧、诚”活成了六种照耀山
河的姿势。

今天，濮水早非《诗经》所述的旧貌，
但其滋养过的土地， 仿佛仍夹着上古弦
音。 想像那位先贤，在此仰观弧矢九星，俯
察草木形态。 《世本·作篇》中载“挥作弓，
牟夷作矢。 ”这“贤”，是烛照蒙昧的初始光
明。 他将混沌的力，驯化为有方向的“射”。
弓弦震颤的第一个音符，定下了大姓千年
的基调：张，是开，是举，是生命张力向着
未知的劲射。 他手中诞生的，何止是武器，
更是先民首次将意志如箭镞般锐利楔入

命运靶心的决断。
———濮水在此轻轻转弯，把“贤”的箭

声传向下游。
顺流而下， 时光收紧至战国的纵横。

搅动风云的张仪，便从这水土里长出。 他
的“智”，是淬了火的冰。 《史记》载其游说
诸侯，以“连横”之术破“合纵”之策。 我见
一个冷酷弈者，以山河为枰，城池作子。 这
智性太耀眼，也太危险，抽去道德的温血，
露出逻辑锋利的骨骼。 可这骨骼，偏偏以

极致理性撑起了那段诡谲的历史，成了土
地阴阳两面中不可或缺的冷峻一极。 濮阳
水土，既养挥公通天的灵性，也养张仪彻
地的智慧和谋略，一仁一智，恰如天地平
衡之道。

———濮水再转，把“智”的寒光折向人
间烟火。

若说张仪的“智”令人背脊生寒，隋唐
的张清丰则让心口一烫。 他的“孝”非关青
史褒奖， 而是唐大历七年始置的清丰县
里，每日从店肆飘出的第一缕面香。 那烧
饼专为母亲所打，“第一炉”不售，帝王的
征召与尘世功名， 在这缕炊烟前失了份
量。孝，成了人间至高无上的王。一座县城
因他而命名，是比任何碑铭都更坚实的记
忆。 黄昏里默念“清丰”二字，舌尖似品出
麦芽的甘甜与执拗的暖意。

———濮水三转 ， 把 “孝 ” 的甜味带
入烟火深处。

暖意未消 ， 又遇更深的震撼———百

忍堂前那匪夷所思的 “忍”。 张公艺九世
同居， 堪为伦理奇观。 唐高宗李治询其
治家之道 ， 老人不言 ， 挥毫写下百余
“忍” 字。 那非懦弱蜷缩， 而是一种浩大
的 “容”。 他忍住个体嗔怨， 撑开的却是
家族九百口人、 跨越数百年的穹庐。 这
“忍”， 是儒家理想在人间筑起的最温柔
亦最坚韧的堡垒 ， 以近乎神迹的秩序 ，

对抗时间的消磨与人心的涣散。
———濮水四转 ， 把 “忍 ” 的穹顶架

于河面之上。
同为唐代， 另一身影将目光投向星

空。 一行禅师张遂， 其 “慧” 贯通天地
人神。 他是禅门巨擘， 亦在世界上第一
次测出子午线长度， 第一个发现恒星运
动现象 。 《旧唐书 》 称其制定 《大衍
历》， 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 痴
想他夜深观星 ， 指尖划过精密刻度时 ，
是否也听见了千年前挥公制弓那声开天

辟地的弦响？ 他们以不同方式， 丈量宇
宙的规矩 ： 挥的弓 ， 度量力量与方向 ；
遂的尺， 度量时空与节律。 从弓弦到星
辰， 这智慧脉流， 在血脉与地理源头隐
秘汇合。

———濮水五转 ， 把 “慧 ” 的尺抛向
夜空。

乱世最易焚书 ， 也最需擎火之人 。
五代张昭， 便在这样的烈焰中， 以 “诚”
为甲胄， 守护文明余烬。 他历五朝十一
帝， 每逢鼎革皆是思想劫难。 在现存的
17 种 360 卷的五代实录里， 张昭所参与
编撰的计有 10 种 175 卷， 这在五代实录
的修撰者中绝无仅有。 他于烛火飘摇的
案头， 一笔一画校订经籍； 在兵戈铿锵
的间歇 ， 笔锋簌簌是文明微弱的呼吸 。
这 “诚”， 是对历史真相与文明传承近乎

殉道的赤诚。 他所处的汴梁或洛阳， 离
濮阳不过数百里 ， 那守护的勇气源头 ，
或许正来自故土深处， 如弓弦般绷住文
明张力千年未断的韧劲。

———濮水最后一转 ， 把 “诚 ” 的灯
火递入长夜， 也引向尾声。

夜色渐浓。 濮水在夜色里成了一道
幽暗的脉动，远处颛顼遗都的土阙沉默矗
立。我忽然了悟，这“六张”并非孤峰。他们
铸成了一条悠长的河岸，标记着中华德行
蜿蜒的流域：挥的“贤”是破晓；仪的“智”
是午时炽烈而危险的日晷；清丰的“孝”与
公艺的“忍”，是晚霞中灶火与伦理穹庐的
温暖光晕 ；一行的 “慧 ”是夜空清澈的法
则；张昭的“诚”，则是长夜里守望至白首
的那盏孤灯。

风从河面吹来， 带着泥土与时光的
熟稔气味， 仿佛看见六道身影， 在岸边
渐次显现 ， 又缓缓融入身后万家灯火 。
他们并未远去， 只是化作了这片土地的
性格与记忆。 那千万人之中， 或许仍有
弓弦的震颤在血脉里低鸣， 仍有星辰的
轨迹在眸中运行， 仍有 “第一炉” 的孝
义在巷陌蒸腾， 仍有 “百忍成金” 的包
容在屋檐下生长， 仍有 “乱世护书” 的
诚挚在书卷间流淌。

濮阳不语， 大河长流； “六张” 风
骨， 已成水土。 輥輳訛

水土深处 张姓六贤与中原魂脉
■ 卢书兵

藏在围巾里的亲情
■ 刘彦州

“年年作难年年过 ， 处处无家处处
家。 ”这是旧会常年吃糠咽菜年代，穷人
家对“过年”的写照。 那时是“富人的年
下，穷人的难下”，穷苦百姓平时食不果
腹，寅吃卯粮。 “清早菜，上午糠，晚上碗
里照月亮“乃是生活的常态化，只有年下
（春节）才能解馋饱口福。 于是盼星星，盼
月亮，望眼欲穿地盼年下。

让我们一起回到旧时的年下。
农历腊月伊始，大年便拉开了序幕，

开始预热。 家家炒花生、瓜子，包菜馍，做
腊八粥，大人孩子剃头理发，常说“有啥
没啥，光头年下”。 贤妻良母，宵衣旰食为
孩子们赶做新鞋、新衣，哪怕再穷再难，
东借西取，也要置办年货。 于是集市便活
跃起来。 待到腊月二十以后，市场一天比
一天升温发酵，便集、会不分。 不管“一、
三、五、七、九”或“二、四、六、八、十”，集市
上天天人山人海，人头攒动，压肩垒臂，
熙熙攘攘， 挤拥不动。 南腔北调的叫卖
声，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掺合着杂七杂八
的噪声像开了锅的水， 沸沸扬扬， 这叫
“乱市”。 所谓“乱市”，就是平常农村集贸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集贸交易，分门别
类，各有其所。 比如骡马市（牙市）、金货
棚（布匹首饰）、肉禽市、木料市、猪羊市
等，必须到指定的场所、位置交易经营，
不得乱设摊点、乱摆乱放。 一进腊月，便
打破常规，放开市场，随便经营。

集市一放开，给乞丐、市侩、扒手创
造机遇， 他们在人员密集的场所各显技
艺， 饱装私囊。 比如， “叫街的” 用那
沙哑颤抖的声调， 故弄技艺， 先抬高嗓
门 ， 用高八度的音调喊叫 ： “行好
的———大爷———大娘！” 这些 “叫街的”
大多饥寒交迫、 饔餮不济， 殊不知有的
乞丐是赝品 ， 给他食物不要 ， 专要钱
币， 回家脱去伪装的外衣， 露出庐山真
面目， 用嗟来之钱挥霍享受。 还有一种
无耻缺德的乞丐 ， 俗称 “歘 （chuà）
街的”， 他们一不做二不休， 像个贼头

贼脑的鹰隼， 在街上东望望西瞅瞅企图
猎取食物。 一旦发现有人买到烧饼、 果
子 （油条） 食物之类， 哪怕你正津津有
味地吃着， 冷不防来个猛虎扑食， 歘来
就跑。

至于“打莲花落”“拍道唱”“唱门”的
就文明点， 他们往往用自制的竹板或乐
器作伴奏，在门市或摊位前自编自唱，讨
取钱物，大多明智的商户怕影响生意，一
看是“唱门”的没等开腔便慷慨解囊，扔
上块二八毛支应开。 也有掌柜的吝啬、抠
门，不施舍。 不过“唱门”的也有招儿，先
编好听的唱词奉承：“大老板，真富态，好
人好心好发财，修的五男二女十八孙，楼
房瓦舍好气派！ ”。

我小时候是个 “吃饱欢 ”。 特别是
盼年下， 更是梦中梦。 往往一进腊月便
经常追问母亲 ： “年下还有几天 ？ ”
“甭问了， 早着哩！” 母亲显然不耐烦。
殊不知， 富人年下穷人难下， “年关年
关， 年年过关”， 讨债的推不出门， 到
处躲躲闪闪， 惶惶不可终日， 到了大年
三十除夕鞭炮一响才敢回家， 这就是穷
人的年下。

一到年根， 当家的便做了大难， 再
苦再难 ， 起码年货得置买点吧 ， 诸如
香、 蜡、 纸、 供、 柴米油盐酱醋之类，
大年五更总得吃顿饺子吧！ 哪怕杂面素
馅的。 大人甭说， 总得给孩子扯件新衣
裳吧！ 哪怕以次充优， 做件单衣把破旧
不堪的旧衣罩上， 花花的， 哄哄孩子也
行 。 标准说起来不算高 ， 可是家徒四
壁， 望年兴叹。 无奈只有忍痛割爱，把
仅有留做种子的花生、棉花、粮食卖掉一
部分，拆东墙补西墙，凑合着过去年关就
行。

赶年集，我是必须要去的，尽管大人
因手头拮据，怕我上会要买这买那，尽管
承诺给我捎好吃的，也绝不会妥协，真是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一到会上便如愿以
偿，如鱼得水来往游蹿。 先买鞭炮，再买

刀枪玩具，还不满足，仍扯着大人的手四
街转游，到卖“琉璃咯吧”（一种玩具）摊
前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是我早已列入计划的项目， 真是踏破
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然，我
要买 ， 大人因闺女穿她娘的鞋———钱

（前）头紧，不批准。 于是就装乖耍赖，两
胳膊像拉钻，头像拨浪鼓似的直摇摆，死
缠活嬲，最后大人还是屈服，而我却心满
意足。 说起“琉璃咯吧”那玩艺儿是非常
娇惯的。 用玻璃烧制而成， 有像葫芦形
状，菲薄菲薄的，特别是底部薄的简直像
一层薄纸，葫芦上有一长柄，用微气慢慢
吹吸，发出“咯嘣，咯嘣！ ”清脆悦耳的响
声。 声音虽然单调、乏味，对年幼的孩子
来说却是美好的音乐享受， 一旦吹起来
便得意忘形，心旷神怡。

“琉璃咯吧”，是心中爱物，不许借人
的。 会吹的好点儿，不会技巧的吹着吹着
稍微一使劲！ “咯嘣，咯嘣———嘣！ ”底会
吹掉的，成了不可回收的废品。 而且卖者
不承诺“三包”，只有再买，别无他计。

“欢乐时刻恨时短”。 不觉日已过午，
到了饭点。我最爱吃的是烧饼夹灌肠。通
常五分钱买个烧饼， 再花上毛巴钱买一
碗灌肠， 往烧饼里一夹， 吃起来香软可
口、 有滋有味， 任何海珍美味都不能媲
美。世界事事皆学问。卖煎灌肠的也有技
巧，且不说盛灌肠的碗是专用的，大口底
凸，浅片子，卖灌肠的故弄技艺，盛碗时
往往把拇指隆起垫在碗底下 （为了赚钱
盈利宁愿烫着手也不嫌疼），干净麻利三
下五除二把碗盛满，看起来冒尖尖，讨人
喜欢，吃灌肠时才发现塌了架，尖尖不翼
而飞。 当然人家不会把手指头卖给你吃。
好孬也不觉得吃了大亏， 因碗底凸撑着
似乎不显少，等吃完才觉得没沾什么光。

赶年集的轶事趣闻多如繁星， 数不
胜数，说起“年文化”丰富多彩，许多乡愁
历历在目，虽时过境迁，今非昔比，追溯
起来仍津津乐道且回味无穷。 輥輳訛

村口老槐树的年

轮里， 藏着我童年最
暖的底色， 也裹着一
段浸了苦与甜的往

事。
爷爷弟兄俩， 我

爹本是亲爷的儿子 ，
却因大爷爷膝下无儿

无女， 自幼便过继了
过去。 大爷爷是五星
乡十里八村有名的木

匠， 一把刨子磨得锃
亮， 走到哪都能引来
乡邻围看。 他的脊背
总有些微驼， 那是常
年弯腰刨木头落下的

痕迹， 可手上的功夫
却利落得很 ， 方桌 、
板凳、 衣柜， 经他的
手出来， 榫卯严丝合
缝 ， 木纹都透着规
整。 农闲时他就揣着
墨斗、 扛着锯子走百
家门 ， 东家请做嫁
妆 ， 西家求修农具 ，
他从不计较工钱多

少， 管顿热乎饭就乐
呵呵应下， 是村里出
了名的老实善人。

1959 年的中原 ，
日子苦得很。 地里的
收成少得可怜， 连路
边的树皮都被剥得光

秃秃， 能填肚子的东
西掰着指头都数得过

来。 大奶奶饭量大 ，
那点按人头分的口

粮 ， 她吃了还总喊
饿。 大爷爷看在眼里， 每次把自己碗
里的粗粮馍馍、 稀糊糊， 悄悄拨到她
碗里， 自己只啃点难以下咽的糠麸。
日子一天天熬， 他本就因常年在外奔
波清瘦的身子， 愈发单薄， 终于在一
个飘着冷雾的清晨 ， 再也没醒过
来———他是活活饿死的。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 可日子还得
往下过。 大奶奶没掉多少泪， 只是眉
眼间多了层化不开的愁， 却把所有的
温柔都给了我们五个孩子。 那时候，
我和弟弟妹妹总爱黏着她， 她就搬个
小马扎坐在老槐树下， 把我们拢在她
的怀里或背上， 慢悠悠地拉开了话匣
子。 她的拉呱没有章法， 有讲村里老
辈人的传奇， 有说她年轻时跟着大爷
爷走村串户的见闻， 也有编些神仙精
怪的小故事。 她的声音沙哑却温和，
像老槐树的枝叶摩挲着风， 我们几个
小脑袋挤在一起， 听得入了迷， 连村
口的狗吠都成了背景音。

春去秋来， 槐树叶子落了又长，
我们就在大奶奶的拉呱里长大了。 那
些带着乡土气息的故事， 那些藏着人
情冷暖的念叨， 像一颗颗种子， 悄悄
落在了我心里。 长大后才懂， 大奶奶
的拉呱里， 有她对生活的韧性， 有对
大爷爷的念想， 更有对我们这群孩子
的期盼。 也正因这份熏陶， 我对文字
有了天然的亲近， 闲来便提笔写写画
画， 竟也成了个业余作家。

如今老槐树还在 ， 大爷爷的刨
子早已锈迹斑斑 ， 大奶奶的拉呱也
成了记忆里的回响 。 可那些刨花的
清香 ， 那些故事的余温 ， 却始终萦
绕在我心头 ， 成了我笔下最动人的
底色 ， 也成了我这辈子都卸不下的
乡愁。 輥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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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集 随 笔
■ 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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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步履轻缓而坚定，
迈过一个个春夏秋冬 ， 六十
岁， 就这样如期而至。 站在人
生的特别节点上， 蓦然回首、
侧身环顾、 举目前瞻， 心绪漫
过时光河， 感悟织就岁月篇。

回头看 ， 花甲流年似梦
痕， 浮生六十尽烟。 一个甲
子的光阴， 恍若一场悠长而斑
斓的梦。 曾有 “踏平坎坷凌云
上 ， 问鼎奖杯慰苦辛 ” 的成
功 ， 也曾有 “错过花期春不
再 ， 空留残韵忆当年 ” 的遗
憾； 曾有 “捷报飞来心花放，
醉里长歌意自扬” 的欢喜， 也
曾有 “满怀期许皆成空， 半世
奔波尽是殇” 的失落。 艰难困
苦、 荣辱得失、 悲欢离合， 都
在岁月的冲刷下， 如清晨的薄
雾渐渐消失在时光的风里， 变
得朦胧而淡远， 过往种种， 皆
为序章， 不必追、 不必忆、 不
必念， 只当是梦里的痕、 烟中
的影， 轻轻放下、 缓缓释然。

左右看 ， 六十春秋皆顺
意， 笑看同辈竞风光。 站在六
十岁的渡口 ， 望向身旁的人
潮， 各有各的风景， 各有各的
奔忙。 有人依旧在事业的赛道
上策马扬鞭， 奋力前行； 有人
已然归隐田园， 在柴米油盐酱
醋茶里品味人间烟火； 有人坐
拥名利， 鲜衣怒马； 有人安于
平淡， 静享流年。 而我， 在岁
月的打磨中， 早已寻得属于自
己的节奏。 六十春秋， 顺顺利
利走到今天， 绝对是岁月最好
的馈赠 ， 虽无众人瞩目的荣
光， 却有不负韶华的恬淡， 也
无惊天动地的壮举， 却有不负
人生的平凡 。 大家庭和睦共
处、 团结友爱、 笙磬同音， 小
家庭女儿孝顺、 女婿温谨、 爱
人贤淑 。 不再羡慕他人的光
鲜， 满足于六十年的安稳， 不

再纠结于自己的慵懒， 自恋于
六十年的顺遂， 笑看同辈们的
各自精彩， 也悦纳自己的寻常
岁月。 这份知足， 便是人生六
十年最完美的注解和最美好的

回忆。
向前看 ， 甲子一回启新

程， 花甲无妨再骋怀。 六十岁
不只是人生的驿站， 而是顿悟
后的全新启程。 不必再为俗事
烦忧， 不必再为得失困扰， 从
前觉得必要的应酬， 如今看来
不过是过眼云烟； 从前曾经忽
略的美好， 如今都成了心中的
最爱。 花甲又何妨？ 依旧可以
聘怀天地， 活得潇洒而自由。
不再有 “我问青山何时老， 青
山问我几时闲” 的缺憾， 不再
有 “迷途不识来时路， 逐利难
寻旧日魂 ” 的迷失 ， 不再有
“左思牵怀愁辗转， 右想萦回
夜难眠” 的纠结， 尽可以感受
“静坐小溪听风吟， 酣睡树下
迟日归” 的安逸， 沉醉 “一杯
毛尖润心田 ， 二两老酒浮午
盏” 的惬意， 迷恋 “采菊东篱
心自远， 坐看云起意安然” 的
悠闲； 也可以约上三五老友，
登高望远， 谈天说地， 或麻将
消遣， 或举杯共饮， 或饱览群
山； 也可以到弥勒与老伴一起
带着外孙尽享天伦之乐； 还可
以回老家静养， 侍弄菜园， 自
我逍遥、 悠然自得， 不求大富
大贵， 惟愿保持素心， 伴三餐
四季， 看日月起落， 赏星光流
转 ； 怀揣不老心 、 再骋千里
怀， 去书写下半场的精彩。

六十岁 ， 如期而至 。 回
首， 往事如烟， 无憾无怨； 环
顾， 岁月静好， 知足常乐； 前
瞻， 前路漫漫， 未来可期。 愿
往后的每一个日子， 都能在从
容与热爱里 ， 慢慢走 ， 细细
品， 时时安然， 岁岁年年。

六 十 岁 如 期 而 至
■ 有缰野马


